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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語境中的家庭倫理危機與倫理關係重構

──關於近年中國家庭倫理劇中倫理危機的研究

⊙ 吳海清 張建珍

 

一段時間以來，家庭倫理題材的電視劇成為許多電視台的熱播劇目，其中不少被安排在黃金

時間播出，並取得較好的收視成績和較大的社會反響，如《中國式離婚》等不僅獲得不少獎

項，而且引發了關於倫理問題的廣泛討論。在這些家庭倫理劇中，有一類電視劇深入地展示

了置身於社會轉型期的人們在家庭生活所遭遇的倫理衝突與倫理認同危機，如《中國式離

婚》、《結婚十年》、《不回家的男人》、《穿越激情》、《空房子》等。這些電視劇或是

表現社會與經濟轉型中的身份變化造成的家庭結構動蕩與以情感忠誠和責任為核心的家庭倫

理危機，或是表現了個人幸福倫理與責任倫理衝突所帶來的家庭震蕩和倫理危機，從而比較

廣泛地反映了新的價值觀念進入到家庭和婚姻生活之後家庭成員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之間

的深刻矛盾，揭示了以情感忠誠和責任為核心的家庭倫理在社會轉型時期遭遇到的合理性危

機。

一 社會轉型與家庭倫理危機

在這些反映家庭倫理危機的電視劇中，有一些電視劇側重於表現社會與經濟轉型對人們自我

認同、生活方式、情感體驗等方面發生的影響以及由此帶來的家庭倫理危機。

當代社會轉型帶來了社會結構的相對開放與社會階層之間流動性的增加，這使得人們的社會

身份處在不斷變化之中。當人們的社會身份發生變化之時，他們的自我認同與認知世界的方

式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但圍繞他們的日常生活世界、尤其是家庭生活結構常常不會發生同

步變遷，家庭成員基於共同生活經驗、普遍價值觀念之上的評價系統與交往方式也時常不會

隨著人們社會身份的變化而及時變化，這就造成了新的自我建構與家庭生活世界之間的衝

突。在這一獨特的語境中，一方面，社會轉型所造就的新的自我建構儘管具有其合理性，但

無法獲得生活世界的充分認可，甚至會因其過於強調自我認同而被生活世界否定，這就造成

轉型期的自我同一性不僅難以順利地建立起來，而且還會出現各種衝突與焦慮；另一方面，

傳統的家庭結構與倫理規範在新的自我建構面前也暴露出片面性，無法獲得這種自我的完全

認同，也無法有效規範其選擇與行為，這樣一來，傳統的倫理規範的合理性在社會轉型的語

境中就喪失了其自足性，而需要重構自己的內涵並為之提供充分的辯護。於是，無論是自我

建構還是家庭生活世界的建構在社會轉型時代都被帶入到不確定性、矛盾性和焦慮之中。而

目前播出的家庭倫理題材的電視劇有不少就表現了社會轉型中人們重構自我和家庭倫理生活

時所面臨的困惑與危機。



電視劇《中國式離婚》講述的就是社會轉型時期價值觀念變遷與婚姻生活規範之間的衝突給

個體造成的精神焦慮及其導致的家庭危機。在電視劇中，由於個人的才能、奮鬥、對市場規

則的選擇以及市場的自由開放等，宋建平的經濟條件、社會身份都經歷了由社會邊緣到中心

的過程，而物質和社會條件的轉變也帶來了宋建平以自我為中心的認同感和家庭關係重新定

位。他感到建立在共同奮鬥和彼此要求之上的婚姻關係成為自己生活的負擔，而妻子林小楓

無端的猜忌與近乎瘋狂的敏感更是給他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因而，無法擺脫的家庭生

活就成為宋建平冷漠、焦慮和痛苦的根源。另一方面，作為宋建民的妻子，林小楓卻沒有完

成自我認知的轉換，依然停留在對家庭和婚姻關係穩定性的強烈認同上，這種對穩定性和安

全感的需求導致她極端的心理狀態並採取極端形式來維持婚姻關係，其結果是自我的分裂和

努力的失敗，其倫理選擇的合理性也因其近乎瘋狂的舉動而變得令人無法接受。

儘管宋建平與林小楓之間的衝突有他們個人性格方面的原因，但根本原因還是社會轉型所帶

來的個人社會身份、自我認同的變遷與傳統的家庭倫理規範之間的衝突。在宋建平看來，當

他的經濟與社會身份發生變化時，他的自我和社會形象就不能再用自己不得意時所使用的那

套話語來描繪，而需要用身份、成功、尊重、理解、個人獨立性等修辭來建構，即使在家庭

生活也應如此，但現實的家庭生活卻用責任話語、日常瑣談等回應他的要求，這就造成了他

的自我認同與家庭承認之間反差；與此同時，對宋建平來說，在他認同一套新的以自我為中

心價值話語之時，他又深深地體會到家庭責任話語的合理性與正當性。這樣一來，宋建平就

被置於兩種衝突之中，一是其自我形象設計與家庭認同的衝突，一是兩套不同的價值話語合

理性與片面性在他內在世界中進行的激烈辯護。因此，自我同一性無法在現實生活世界建構

起來的焦慮就成為宋建平生存中的根本問題。對林小楓來說，儘管宋建平的社會身份與自我

感受已經發生了變化，但她沒有改變也認為無需改變自己與宋建平之間的話語交流方式與交

流內容，甚至常常懷疑宋建平所渴望的倫理話語具有有意貶抑、拋棄兩人共同生活世界的意

圖；面對變動的世界，林小楓也不打算改變自己認知方式，而是用家庭穩定性和倫理責任話

語來描述生活世界，當生活世界中許多交往方式與自我設計超越了她的話語體系時，她就開

始懷疑世界的正常性，並努力用自己的倫理話語規範生活世界、譴責不能為自己所認同的世

界。於是乎，林小楓的生活也就處在分裂的狀態之中：一方面是變化的世界，一方面是自我

對世界的固定想象；一方面是雙方新的生活方式與自我設計在呼籲新的交流話語，一方面是

對傳統家庭倫理話語的執著信念。可以說，正是社會的變遷及其所帶來的自我設計的變化與

傳統家庭倫理話語之間不一致造成了宋建平與林小楓兩人之間及各自心理世界中的衝突。

不同於《中國式離婚》，《結婚十年》則表現了在物質追求已經合理化甚至成為人格結構中

重要的因素之時人性純真與物質欲望之間的衝突，反映了人們在社會身份與經濟條件發生激

烈變化的社會轉型期重構家庭生活和自我認同的困惑。男主角成長婚姻生活從相互熱愛和真

摯關心到相互衝突與彼此分離再到於懷舊中重歸於好的過程，也是成長的經濟與社會地位從

卑微上升到成功最後又破產的過程，還是成長的自我由純樸到困惑再到回歸本真的過程。在

這一過程，影響人們的情感態度、導致婚姻變故以及自我認同變化的常常是人們對經濟條件

的追逐或放棄。當在社會地位與物質條件方面獲得成功時，成長的自我認同就會迷失在物質

欲望之中，無法再認同家庭生活的平淡、真摯的情感和家庭責任的束縛，最終造成了家庭生

活的解體。只有在人生挫折之時，成長才發現家庭的溫馨、人性的可貴與情感的價值，渴望

重構整體性倫理生活。從表層邏輯看來，這部電視劇始終圍繞著物質欲望與純潔人性的對立

來展開敘事，一方面是成長在物質欲望中的迷失，一方面是癡情不變的韓夢與成長的情感回

歸。通過這種二元對立的敘事，電視劇力圖證明只有以情感與責任為核心的倫理生活才是人

性的根本，物質欲望只會導致人性的迷失。但這種二元對立敘事包含著無法回避的自我解



構：敘事在強調物質文化非人性之時，又在韓夢形象中讓物質權威悄悄回歸。這樣一來，這

種二元對立的敘事一方面因過於簡單地將倫理和諧與物質滿足對立起來而顯得蒼白與缺少說

服力，另一方面又因物質權威的暗渡陳倉而失去其感動人與規範人的合理性。因而，無論是

整體性倫理生活的恢復還是成長自我的回歸都不能從敘事邏輯上找到有機統一的辯護。

可以說，《中國式離婚》、《結婚十年》都給人們提出了一個問題：以家庭和諧為核心的倫

理規範是否還是完美的和完全有效的？完整的家庭結構及其倫理規範的建構能否在忽視社會

轉型壓力之下得到辯護？

二 個人幸福倫理與責任倫理的衝突

比較《中國式離婚》、《結婚十年》等側重於表現造成家庭倫理危機的經濟與社會根源，

《不回家的男人》、《穿越激情》、《空房子》等則比較深入地觸及了個人幸福倫理同以情

感忠誠與家庭責任為核心的倫理之間的衝突及其導致的倫理危機與家庭震蕩，探索了重構新

的情感與理智關係的可能性途徑。

在這些作品中，主要人物的社會身份與經濟條件都沒有發生轉折性的變化，但他們在生活過

程中不斷遭遇到來自家庭之外的各種刺激與觀念變動，這些逐漸培養了他們反思自我生活、

追求個人幸福的意識。當這種關於個人幸福的感受與觀念積累到一定程度並被他們視為具有

充分的合理性時，個人幸福與家庭責任之間的不統一就日益暴露出來，他們就開始質疑家庭

責任倫理的片面性，甚至會誇大這種片面性。於是，他們的觀念世界與家庭生活就開始出現

問題，從而導致了激烈的家庭衝突，也促使人重新思考重建家庭生活的可能性。

應當說，個人幸福倫理與家庭責任倫理之間的衝突同生活世界的變動是密切相關的。當代經

濟與社會生活的相對開放，擴大了人們的活動空間和外在的刺激，增加了人們選擇的可能性

和生活的複雜程度，也增大了生存競爭和生活風險，導致了對私人空間的承認和個人權利的

強調。這一切使人們的生活包括情感生活具有了更多的變動性並能為這種變動找到合理性辯

護，尤其是個人獨立與幸福的辯護。這種社會、文化與心理的變化也影響到人們的家庭與婚

姻生活，其中有兩個方面比較突出：一是生活的開放性、選擇的多元性、價值的個人化與家

庭倫理生活所要求的關係穩定性、情感忠誠性之間的衝突，一是家庭責任與某些情感欲望的

合理化、個人的權利要求等之間的衝突。面對這兩種衝突，無論是強調個人幸福的合理性還

是突出情感忠誠與家庭責任的合理性都只能產生片面性的結果，因此，人們開始以更加理性

的方式看待生活中出現的衝突，力圖在個人的情感要求和婚姻和諧之間、在個人自由選擇與

家庭責任之間建立起新的倫理規範。而要建立這樣的規範需要人們處理好情感與理智的關

係，既不能單純地以感情態度也不能單純地把責任倫理作為處理生活關系的根據，否則，婚

姻家庭就會處於危機之中，雙方追求的倫理選擇都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合理的實踐。

《不回家的男人》講述的就是這樣的故事。故事由兩組矛盾交織而成，一組是男主角關偉在

夫妻情感破裂之後重新建立的愛情與家庭中所應當承擔的責任之間的衝突，另一組是女主角

溫靜強烈的情感穩定性與純潔性要求和溝通的缺乏、各種情感與物質誘惑、生存競爭的壓

力、過於封閉的自我意識等之間的衝突，正是它們造成了家庭生活的分崩離析以及人物心靈

的痛苦。衝突的解決除了訴之於家庭中各種真摯的情感召喚外，更需要強化責任意識和建構

理解寬容的倫理關係。在電視劇中，一方面，關偉、溫靜和關偉新的女朋友陸童等人在激情

之後開始冷靜地反思各自的感情選擇與情感表達方式，從而認識到自己追求的倫理選擇的片

面性，開始超越自我中心的倫理觀念，從家庭關係與相互理解的角度出發重新定位自己的幸



福；另一方面，溫靜也開始意識到片面執著於家庭責任與情感和諧並以之為自己偏激的行為

辯護不僅會造成對家庭關係的巨大傷害，而且會遮蔽對彼此情感世界的真誠關懷與真正認

識，因而她開始改變偏執的倫理譴責與報復，用情感呼喚與道德寬容來重構兩人的關係。正

是這兩方面的變化使瀕臨危機的家庭倫理生活得到重建。當然，這種重建已經不再是簡單地

回到過去的以情感忠誠與家庭責任為核心倫理生活中，而是包容了理解、寬容、尊重彼此獨

立型等新內涵的家庭倫理生活。

《穿越激情》則以殘疾的妻子與成功的丈夫之間圍繞著情感追求與生活幸福而發生的種種關

係為基本的情節，每一方都試圖在理性與情感、對方的生活幸福與自己的情感需要之間找到

平衡點，但幾乎都無法成功。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都意識到婚姻生活的幸福不只是需要彼

此承擔責任與相互關心，還需要承認完整的情感和欲望實現的合理性。因此，妻子文薔就始

終處在自己的情感需要與意識到自己不能給丈夫以完整的幸福的理智衝突之中，而丈夫陸野

則處於對完整的情感生活的渴望與家庭責任、良心愧疚的矛盾之中。面對婚姻生活與情感需

要，他們感到彼此都需要更加理性的態度，否則雙方只能生活在愧疚、猜忌、痛苦之中。

不同於《不回家的男人》、《穿越激情》的強烈戲劇性，《空房子》更側重於表現普通人日

常生活中問題，婆媳關係、子女教育、工作變動、房子裝修、飲食起居等等日常衝突構成了

整個故事的主要內容。由於丈夫的大男子主義、妻子不注重生活情趣的營造、雙方在許多生

活問題上幾乎沒有一次徹底的溝通以及生活過於依賴於慣性等等，日常的衝突最終引發了家

庭的解體。儘管沒有一個貫穿整個劇作的主導事件，但這些日常的衝突依然包含著一個基本

的問題：如何處理好平淡乏味的生活慣性、相互平等與溝通的生活倫理、歷久彌新的情感培

養之間的關係，從而創造出一種值得過的生活？

三 倫理危機與開放的倫理敘事

比較早期的表現家庭危機的電視劇，如《渴望》等，《中國式離婚》、《空房子》等無論是

在價值觀念、還是情節組織等方面都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呈現出對各種倫理選擇的開放性態

度。

在《渴望》中，儘管家庭結構也出現問題，但是倫理價值本身卻沒有遭遇到危機，造成家庭

解體時是個別人的倫理缺失，而非倫理本身的規範性與合理性的不足。事實上，劉慧芳等所

代表的忍耐、謙遜、善良、忠貞、犧牲等倫理價值卻是完全合理與自足的，這套價值不僅獲

得劉慧芳周圍的人和觀眾的認可，而且具有相當強的社會整合力和權威，沒有其他的價值觀

可以取代或者挑戰這套價值體系。相反，當王滬生離棄劉慧芳時，他就不是選擇了另一種生

活價值，而是棄善從惡，成為惡的代表。這種善惡對立的價值觀決定了《渴望》的情節結構

將極力突出善惡衝突：一方面是劉慧芳的心靈與行為的美好、她在苦難中堅守道德的努力、

周圍人對她的同情與支援等，只有這樣才能表現善的本質意義及其社會價值；另一方面是王

滬生的本質敗壞與欲望的醜惡、他最終的毀滅、人們對他的嫌棄等，由此表現個人主義價值

觀是一種惡。

而《中國式離婚》、《空房子》等已經改變了這種善惡對立的價值觀及其所決定的情節模

式，形成了更加開放的價值觀念和結構模式。從這些電視劇中，人們可以體會到，當代婚姻

家庭倫理面臨一系列的問題：生活世界的變動性與家庭世界的穩定性、個人情感要求的合理

性與家庭責任的規範性、價值選擇的多元性與家庭關係所要求的整體性等。在情節的展開



中，這些問題的各方都有其合理性，並能為其合理性提供生活實踐與觀念體系的證明，因

此，這些問題既不能通過回歸以家庭責任為核心的倫理生活來解決，因為責任倫理常常抑制

了個人權利、情感欲望實現的合理性，也不能通過張揚、承認個人權利而等閒視之，因為強

調權利會帶來家庭結構的解體和倫理規範的喪失，而是需要在協調情感關懷、個人權利、倫

理責任與相互溝通理解的交往理性基礎上重構家庭生活倫理。就當前的中國社會、文化轉型

所提供的生活實踐與價值觀念的可能性來說，這種重建只能是一個各種觀念與實踐就其合理

性展開論證與表現的開放、未完成的工程，而不可能是一套將上述各方面整合為一體的解決

方案。這種未完成性決定了表現家庭倫理危機的電視劇需要採取開放性的敘事結構。這種開

放性的敘事結構具有諸多不同於早期家庭倫理題材電視劇的敘事特點。

首先，這些電視劇的敘事中心是情感忠誠與責任為核心的倫理規範的整體性危機及其所帶來

的家庭結構的不穩定，而不再是個別人的倫理缺位造成的家庭危機。在電視劇中，以個體幸

福為中心的個人主義倫理、某些物質追求和欲望實現的合理性、以愛情為核心的價值觀等都

具有了各自的合理性，並成為人們可能選擇的物件，它們與家庭穩定所要求的倫理責任之間

雖然不是矛盾的關係，卻也不是完全包容的關係，而是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衝突。這種衝突導

致倫理規範的合理性與有效性危機，由此帶來家庭結構的危機。

其次，自我認同的困惑、人格的分裂、選擇的痛苦、內在的衝突等就成為人物形象的主要特

徵。在電視劇中，幾乎所有人物都處在內心衝突和對自己的選擇、行為的反思困惑之中，宋

建平、成長、關偉等都處在個人幸福與家庭責任、權利辯護與良心愧疚之中，而林小楓、溫

靜、文薔等固然可以用家庭責任倫理為自己的行為提供辯護，但這種辯護不僅不能保證她們

生活於其中的家庭結構的穩定，而且導致了她們對家庭責任倫理有效性與合理性的懷疑，她

們每個人在最後都意識到自己對責任倫理的堅持給丈夫的生活幸福與心理造成的壓力，甚至

為此而愧疚，就像楊紅英（《空房子》）那樣自立、信念堅定的人最後也只能是感傷、困惑

與自我懷疑。無論人們如何從女性形象被扭曲的角度來批評這種敘事安排，但一個不容回避

的事實是以情感忠誠與家庭責任為核心的倫理危機確實對人們、尤其是對女性的生活世界與

自我同一性產生了巨大的衝擊，人們再也無法像劉慧芳及其同情者那樣依據某種倫理觀念為

自己的行為提供完全充分的理由並建構同一的自我認同，也無法再根據這套價值觀念徹底說

服別人、有效地判斷與整合周圍世界。與此同時，周圍的人對主要人物的態度也不再是單純

的或者批判否定或者同情肯定，而是複雜得多的價值判斷與理解。

再者，在這些電視劇的情節發展中，經濟物質力量、個人的意志與才能、偶然的機遇、欲望

需求、倫理道德等都可以成為劇情的推動力量，並常常是以正面或者中性的面目出現。情節

本身也常常成為各種倫理選擇相互衝突、辯論、實踐的過程，在這個過程城中，各種倫理選

擇都會極力證明自己的合理性，批評其他倫理選擇的片面性。早期家庭倫理劇用單一的倫理

規範作為主導力量來推動與整合各種要素，故事的情節結構也會盡力壓制其他倫理選擇的合

理性表現。比較後者，《中國式離婚》等電視劇的敘事以更加開放的態度面對社會轉型期的

衝突和倫理危機。

第四，危機的解決方式與力量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由於家庭倫理生活已經變成純粹的私人

生活空間，因此衝突的協調與解決主要依靠個人的意志，而不受公共權力的影響，後者只是

在雙方同意或者有違法的情況下才會介入。上述的電視劇中，倫理生活的重建常常是通過情

感召喚、良心復蘇、責任意識、理性回歸、人性發現等方式來推動，這些都是私人化、個人

化的活動領域，這也意味著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倫理主體有更多的自主性。而早期的電視

劇中，解決矛盾衝突常常要依靠社會輿論和單位等體制性的力量，個人的意志與選擇常常顯



得弱小，乃至於被壓制。

最後，上述的電視劇都同時敘述了多個家庭的倫理危機，如《中國式離婚》、《男人不回

家》都有三個家庭發生危機，而《結婚十年》、《空房子》也有兩個家庭出現了問題。這種

危機的普遍性不只是敘事的複雜性與曲折性的要求，更是以情感忠誠與責任為核心的家庭倫

理整合力量下降的結果。《渴望》等電視劇中的家庭危機則是個別的，而且具有偶然性，沒

有給人普遍性的印象。

四 多元語境中整體性倫理生活的重建

當然，儘管這些電視劇面對多元價值選擇採取了開放性的敘事結構，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電

視劇無保留的認同了各種倫理為自己所提供的辯護。事實上，開放的敘事結構是要在多元化

語境中重構家庭倫理生活的團結，而不是對個人幸福倫理的承諾。這樣敘事目的決定了開放

的敘事結構也是一個複雜的敘事結構。

儘管多元倫理選擇的合理性已經得到廣泛的認同，但各種倫理選擇的片面性在生活交往中也

不斷地呈現出來，尤其是以個人幸福為核心的價值觀不僅常常導致家庭破裂的結果，而且會

把人物推到痛苦的境地，再加上婚姻家庭的合理性在當下依然是充分的、為社會所認可的，

也內化在每個主體的自我建構中，所以，這些電視劇依然要重構家庭生活的整體性，只不過

這種重構的整體性不再把某一種倫理觀念作為絕對的權威，而是具有開放結構的整體性。在

這個結構中，涉及到婚姻家庭生活的個人選擇觀、責任倫理觀、情感幸福觀、自在快樂觀、

家庭和諧整體觀等都可以進行平等的交流對話與互動，並通過開放的、不斷生成的交往互動

來實現自己的合理性訴求，克服各自的片面性，從而在承認、吸收各種合理性基礎上重構家

庭生活的整體性。這種獨特的整體性訴求決定了電視劇的敘事既要為整體性生活實踐提供更

充分的合理性證明，以克服各種倫理選擇的片面性並為其合理性的展開創造空間，又必須不

斷面對個人幸福倫理的質疑、吸收改造甚至實現後者的合理性要求。這意味著電視劇的敘事

結構必須在各種倫理價值的相互衝突、抵抗、吸納、改造、裂縫、整合等關係之中展開整體

性建構，以保證各種合理倫理要求的實現。

《不回家的男人》就是在這樣複雜的關係中展開敘事的。溫靜想要維持家庭生活的完整性與

情感的忠誠性，但她的自以為有充分倫理合理性根據的極端行為不僅給關偉造成了很多痛

苦，而且也使自己的生活混亂不堪，在經歷了一系列的衝突、報復、對話之後，溫靜意識到

自己倫理實踐的片面性，感到了內疚，展開了反思，走出了自我封閉的空間，開始了在尊重

關偉個人選擇的基礎重建兩人整體關係的嘗試，而關偉在品嘗了個人幸福倫理與家庭責任倫

理的煎熬之後，也逐漸意識到個人幸福倫理的片面性，感受到家庭的整體性給人帶來幸福

感。於是乎，兩人在獲得對個人幸福倫理與家庭責任倫理的內涵及其關係新的認識、體驗之

後，又重新開始了家庭整體性的建構。

不過，這種家庭整體性的重構同傳統的一元論家庭整體性結構是不同的，前者肯定多元性並

允許各種倫理選擇在其合理性基礎上的實現，這是一種在寬容與交流的基礎上形成的、包容

各種倫理選擇合理性辯護與衝突的整體性生活構建，它不要求把各種倫理選擇組織成首尾一

貫、有機統一、以某種倫理觀念為核心的倫理體系，而只要求各種倫理選擇在實現自己的合

理性要求之時應當承認其他倫理選擇的合理性，能為其他倫理選擇的合理性提供空間，不要

因為強調自己的合理性而壓制其他的選擇，要在交流、寬容的基礎上形成一個非強制性的整

體空間。而一元論的家庭倫理則把情感忠誠與責任倫理作為絕對的元倫理，同其不相容的價



值選擇在家庭就沒有合理性、更沒有實現的權利。

在1994年播出的電視劇《過把癮》中，女主角杜梅想改變一下自己的髮型和衣服，把時尚與

審美價值引入到自己的家庭生活中，卻被周圍人視為對情感純樸真誠的家庭女性形象和家庭

整體性關係的挑戰，並因而遭到了許多冷嘲熱諷。與杜梅不同的是，在《空房子》中，丁亞

蘭告訴楊紅英，要想維護家庭關係的整體性就必須把時尚的生活方式與形象設計引入到自己

的生活中，而不能停留在對夫妻整體性關係的保守性想象上，以為依靠責任倫理就能保證整

體生活的穩定。儘管人們可以批評丁亞蘭的觀點是從男權的視角來規範女性的價值，是對女

性獨立性的壓制，但丁亞蘭對夫妻關係中審美性與激情的強調畢竟是責任倫理之外的又一種

生活觀念的選擇，它意味著重構家庭生活整體性必須包容並承認審美、時尚、個人幸福等生

活選擇。

而且這種多元化語境中整體性倫理生活的重構還是一個隨時吸收語境中新的倫理選擇、並接

受後者的質疑而不斷調整自己的內部結構的過程，這決定了重構的整體性倫理生活是一個向

多元化語境不斷敞開的空間。這也使新的整體性倫理生活具有了不同於封閉型一元論家庭倫

理的開放性特點。正如上文所分析的，《結婚十年》中成長與韓夢整體性倫理生活的重構是

通過人性回歸而完成的，而事實上，這種重建是建立吸收歷史語境中其他價值觀念的基礎

上。從成長來說，處在新的感情生活起點上的他已經不是當初那個純樸、衝動、一心只想發

財的年輕人，而是在複雜的人生經驗與深刻的自我反思之後回歸到純潔人性的主體，這個反

思性的主體已經吸收並戰勝了物質欲望對人性異化，獲得了生存於物質世界中的自由。從韓

夢來說，敘事在保證她純潔真情的形象之時，為她的形象增加許多新的因素，這其中最重要

的是她在經濟與社會地位方面的優越性，這種優越性為韓夢與成長的關係注入了新的可能

性，這就是韓夢在情感關係中可以從以前的委曲求全轉換到重構家庭整體生活時的主動地

位。當然，敘事在賦予韓夢形象以物質性內涵時使用了完全不同於當初塑造成長形象時的修

辭策略。在成長形象中，物質文化是作為人性異化的因素在場的，成長最終完全為物質所扭

曲；而在韓夢形象中，物質文化則是作為創造生活幸福的一種資源在場，正是這種物質基礎

為韓夢與成長倫理生活整體性的重構提供了可能性。在《空房子》中，丁亞南重建婚姻整體

生活過程經歷了一次次失敗，原因就在她過於執著於純情想象、不能向多元化語境敞開。

總之，在價值多元化語境中，傳統的家庭倫理生活越來越受到來自語境的多種壓力，這種壓

力使得整體性倫理生活的敘事難以用一元化倫理來規範人們的關係、賦予生活實踐以同一自

足的意義，而需要向多元語境開放。但由於歷史、道德、文化和現實等方面的原因，這種開

放不是徹底否定整體性倫理生活，而是要在多元文化的語境中通過交完互動的結構重構家庭

生活的整體性，並隨時吸收語境中新的倫理選擇的合理性訴求。這是一種開放的、寬容的、

未完成的、不斷重構的整體性倫理生活，而不是封閉的、一元化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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